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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窃的项链  
布莱德里 •康宁翰 •雷顿先生是个聪明的男人，就连他的头号劲敌

苏格兰警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雷顿先生对别人这样赞赏他究竟有

什么看法，我们没法知道，因为他从不提这些事情。雷顿先生是位很

有教养的绅士，很多事他都心知肚明，却从来不提。就个人而言，雷

顿先生像极了电影里的传奇罪犯，他保持着完美无瑕的纪录。在智力

方面，苏格兰警队将他归为天才型罪犯，那些抽廉价烟、喝劣质酒的

罪犯不能和他相提并论。警察从来没有抓到过雷顿先生，这或许是苏

格兰警队一直认为他是聪明人的主要原因。到处都有雷顿先生的身影，

尤其在那些上流人士聚集的社交场合，他都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场合

中，他都是魅力十足的宾客，因此他的名字几乎被每个有地位的贵妇

记在宴客名单上。苏格兰警队也知道这一情况。也许真的只是凑巧，

每当某些高级社交场合有贵重的珠宝 “丢失 ”或 “放错地方 ”时，他总是

恰好在场。苏格兰警队认为那并不是巧合。这当然不是对雷顿先生的

恭维之词。  

苏格兰警队坚信雷顿先生与一大堆棘手的珠宝失窃案有关，即使

真正动手的人不是他，他至少也是策划者。做这些盗窃案的人有高超

的技巧，而且似乎遵循某种规律，这一切使苏格兰警队头痛万分。尽

管如此，苏格兰警队也从未公然将这些失窃案轻率地与雷顿先生联系

起来，事实上，苏格兰警队从来就无法将这些失窃案与任何人联系起

来。  

苏格兰警队的康威探员对雷顿先生的看法有点特别。在一次会议

上，他曾公开说出了大部分苏格兰警队人心中的想法。 “他是这个世

界上最聪明的坏蛋。”康威热情洋溢地说，“毫无疑问，是他偷走了海

明威夫人的珠宝、查顿翰小姐的手镯以及韦兹先生的金条。可仅仅知

道这些事没有一点儿用处。他的技巧实在太高超了，我拿他没有任何

办法。 ”  

这是瓦隆夫人的项链失窃之前的情况。当这件轰动的失窃案传到

苏格兰警队时，康威探员对雷顿先生的佩服一下子又增加了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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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知道雷顿一定与此案有关，他的心、他的头脑和他多年的经验都

如此认定，但除此以外，他没有任何证据。他狠狠地咬着自己蓬松的

胡子，虽然事先已经知道必定会徒劳而返，但还是决心去找证据。  

这件失窃案非常简单，和雷顿先生以前犯下的案子一样。瓦隆夫

人在其伦敦的豪宅中为美国驻英大使举办了一个欢迎宴会，受邀的都

是名流才俊。英国、法国、俄国的使节团均有代表出席，另外还有欧

洲的几位社交界名媛，美国的两位公爵夫人以及几位来自美国的特别

来宾。雷顿先生当然也在受邀之列。  

在这个欢迎宴会上，瓦隆夫人戴了她著名的瓦隆项链。据说这条

项链至少值四万英镑，镶嵌着一百七十二颗钻石，无比珍贵。当晚，

瓦隆夫人和美国大使跳舞时，不小心在光滑的地板上摔了一跤，还将

美国大使也一起拉倒了。当然，这种事既不文雅也不浪漫，可偶尔还

是会发生。雷顿先生刚巧就在附近，便即刻上去帮忙。随后，许多人

围了上来。雷顿先生把瓦隆夫人扶了起来。  

“没什么，”瓦隆夫人微笑着，惊魂未定地对雷顿先生说，“只是不

小心滑了一下。 ”雷顿先生转身去帮大使，看见大使已经自己爬起来

了，正在大口喘着气。于是他又转身看向瓦隆夫人。  

“您的项链掉了。 ”他温柔地说。  

“我的项链？ ”  

瓦隆夫人用白皙的手摸摸自己裸露的脖子，脸色刷一下变得苍白。

雷顿先生和一旁的其他宾客退后几步，低头帮忙寻找项链，可是都没

有找到。瓦隆夫人很有涵养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末了，瓦隆夫人说： “大概掉到其他地方了。 ”  

“您确定戴上它了吗？ ”一位宾客热心地提醒。  

“是的，戴了。”她肯定地说，“不过，可能在别的地方把它弄掉了。”  

“在您……我们摔倒之前，我还看到它在您脖子上，”大使说，“肯

定掉在这附近了。 ”项链最终还是没找到。从这一点看来，这和查顿

翰小姐手镯丢失的案子有些相似。案发当晚，高贵的查顿翰小姐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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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顿先生在屋外的草地上散步，然后，她的手镯掉了。就这样，手镯

再也没有出现。  

确定瓦隆夫人的项链失窃后，在场的所有宾客都尴尬万分，猜疑

地面面相觑。雷顿先生仍然站在瓦隆夫人旁边，他很礼貌、很巧妙地

暗示，在这样的情况下，瓦隆夫人对宾客们逐个搜身检查也算是非常

合理的事。他并没有说得这么直白，可是大家都懂得他的意思。美国

大使首先表示赞同雷顿先生的提议。一个人的诚实受到质疑时，采取

这种方式是最合适、最公正的。可是搜身检查并没实施，宴会还是继

续进行。瓦隆夫人极其大方地承担了所有的损失。  

“她十分坚强。 ”来自美国的公爵夫人大声说，她的父亲拥有价值

两千万美元的肥皂工厂， “如果我丢了这样一条项链，一定会晕过去

的。 ”  

直到第二天早上，苏格兰警队才接到瓦隆夫人项链失窃的报案。 

“当时雷顿在场吗？ ”康威劈头就问。  

“在场。 ”  

“那就肯定是他偷的。”康威断言，“我一定要捉到他，或者弄清楚

他是怎么办到的。 ”但是一个月过去了，康威既没捉到雷顿先生，也

没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截住了雷顿先生的信使，打开他手中的

信件、电报，询问雷顿先生的仆人，甚至趁雷顿先生和他的仆人都不

在，闯进他的豪宅中搜索。认真负责的探员该做的所有事请，他全做

了。他习惯性地、苦恼地咬着自己的胡子，却依然没有找到项链的任

何线索、痕迹，什么都没有。后来，康威听说雷顿先生要出远门，在

美国待几个月。  

“他一定会带项链去，然后在美国销赃。”康威恼怒地说，“如果他

真的带着项链登船，我就可以逮捕他。如果我赶不及，就让美国海关

的人逮捕他。 ”  

雷顿先生那么聪明，康威不相信他会冒险在英国境内出售这条著

名的项链，而且康威也笃定，在严密的监控下，雷顿先生不会把项链

送到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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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四天后，从利物浦出发开往波士顿的浪漫号邮轮起航时，

船上不只有雷顿先生，康威也在。他认得雷顿先生，且确信雷顿先生

并不认识他。  

船才航行了两天，康威就意识到自己犯错了。当时，他看到雷顿

先生衣着得体地独自站在甲板上，倚着栏杆吸烟，就想，与这位绅士

攀谈几句也许是个好主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栏杆边，和雷顿一起凝

视一望无际的大海。  

“多晴朗的天气啊！ ”康威看了一会儿，说。  

“是啊！”雷顿环顾左右，微笑着说，“我早该料到你们苏格兰警队

的人就喜欢这种公费旅游。 ”  

康威并没有蠢笨到露出吃惊的表情，相反，他愉悦地微笑着。  

“因为瓦隆夫人项链失窃的案子，我最近都非常辛苦。 ”他坦白地

说，“现在趁机休个假。”“哦，是瓦隆夫人的案子啊？ ”雷顿随口问道，

“真巧，是我第一个发现瓦隆夫人的项链不见的。 ”  

“对，我知道。 ”康威冷冷地说。  

接着，他们把话题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康威发现雷顿是个讨人

喜欢的好伙伴。他们一块抽烟、散步、玩沙狐球。那天晚上，雷顿都

在吸烟室里玩桥牌。康威一个人抽着烟，凝视着绿色的大海，海水反

射的光透着不祥，他就这样待了好几个钟头。  

“如果这个案子是他干的，”他自言自语，“那他就是世界上最聪明

的坏蛋。如果不是他干的，那我就是世界上第一号大笨蛋。 ”  

钟声响起，指针已经指到了晚上十一点。甲板上就剩下康威了，

他步履蹒跚地向吸烟室走去。雷顿仍然在玩桥牌。他正要推门走进去，

雷顿的说话声就传了出来。  

“我顶多玩到两点，不能再晚了。 ”  

突然，康威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他反身回到甲板上，走到雷顿的

舱房。雷顿没有带贴身仆人上船，因此康威毫不迟疑地掏出一串钥匙，

摸索着打开舱门走进去，然后关上门。显然，他要搜查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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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威当然懂得该怎样展开搜查。首先，他找出雷顿的衣物，一件

一件地仔细检查：他挤压每条领带，抖开每条手帕，检查每件衬衫，

揉搓每双丝质袜子。接着，他查看所有的鞋子，大概有五双。因为他

曾在鞋子的特制鞋跟中找到过钻石，所以现在着重检查鞋跟，不过雷

顿的鞋跟都没有造假。  

康威没有慌乱和失望，他又检查手提袋、衣箱，将里面的东西全

倒了出来，他知道箱、袋中可能会有夹层或秘密隔层。雷顿带的只是

些普通的箱、袋，根据多年办案的经验，他知  

道这些箱、袋绝对没问题。  

康威把注意力转移到舱房上，掀开床罩，仔细地摸毯子、被单、

床单、床垫和枕头。他拉出衣柜的三个抽屉，检查抽屉后的空间。舱

里的几份报纸他也一份份地举起来抖动。他查看水壶的内胆和小浴室

中的抽水马桶，又掀起地毯，看地毯下有没有藏东西。他甚至站到椅

子上，寻找墙壁和天花板上是否有能够藏珠宝的裂缝或破口。但这些

地方全都没问题。“还有三种可能，”雷顿仔细地把翻动的东西摆回原

位，自言自语道，“他可能将赃物装进小袋子，锁在船上的保险柜里，

不过可能性不大，因为太危险。他也可能把赃物藏在船上的货物托运

舱里，这样做同样很不保险。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随身携带。 ”  

康威关了灯，走出雷顿的舱房，轻轻地锁好房门。回到自己的舱

房后，他往嘴里灌了一大口威士忌，然后又吐掉。但是酒精肯定对他

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几分钟后，他出现在吸烟室，口中喷着浓重的

酒味，说话含混不清，双眼潮湿，摇摇晃晃，和喝醉的酒鬼没什么两

样，看起来狼狈不堪。雷顿抬起头看到这个情形，责备地瞪了他一眼。  

很可能只是意外，康威被雷顿的脚绊到了，他看到雷顿穿着平跟

拖鞋。他挣扎着努力想保持身体平衡，却意外地紧抱了雷顿一下。  

碰到这种情况，雷顿只得向牌友们告辞，好心地劝康威回去休息。

康威却请求雷顿陪他回去。雷顿欣然答应，他们一起离开吸烟室。康

威如同绕在橡树上的藤蔓—样，紧紧缠着雷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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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到甲板上，尽管雷顿扶着康威，他还是跌了一跤。为了要

站起来，康威抱住了雷顿匀称的双腿。雷顿把康威在床上安置好以后，

就回了吸烟室，微笑地看着手上的牌。“东西不在他身上。”康威神秘

地对着白色的墙壁说话，完全没有喝醉的样子。第二天，康威很快就

打听出雷顿没在船上的保险柜存放物品，而且雷顿托运的四件行李也

被压在几百件货物下面。这样一来，康威知道只能让美国海关来查了。 

船继续在海上航行。某天早上，船上的无线电操作员收到从岸上

发出的一封电报，说浪漫号距波士顿港还剩下一百海里的航程。康威

看到雷顿靠在栏杆上，吸着烟朝波士顿港的方向望。  

约过了三个小时，有些乘客看到一艘机动小艇向浪漫号驶来。雷

顿悠闲地看着。机动小艇绕了个大弯，然后和已经减速的浪漫号并行。

两船行进了约三十米后，雷顿好像突然看到了什么。  

“天啊！ ”他叫着，然后大声叫道， “你好，哈利！ ”  

“你好，雷顿！”小船上的人也大声回应，“听说你在船上，所以我

特地赶过来见你。 ”机动小艇驶到浪漫号邮轮的背风面。随着海浪的

上下起伏，他们又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哈利站起来，手中拿着一卷报

纸。  

“我给你带了一些美国的报纸。 ”他叫着。  

他用力把报纸扔出，雷顿伸手接住后，离开甲板，回了自己的舱

房。过了一会儿，他走回来，手中握着一卷英国的报纸，正是康威已

经检查过的那些报纸。  

“接着， ”雷顿大声喊， “里面有你感兴趣的东西。 ”  

机动小艇上的人接住报纸，随手丢在座位上。  

突然，康威意识到了什么。  

“项链就在里面。 ”他猛然一惊，对自己说，康威突然握紧拳头的

动作引起了雷顿的注意，他意味深长地冲康威微微一笑，大胆地迎向

苏格兰警队探员那愤怒的目光。机动小艇上的人说了句 “码头上见 ”，

就把船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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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威想象力丰富的大脑开始运转起来。五分钟后，他冲进无线电

报室，发了一封电报给岸上的美国海关。他可以从船的一侧看到机动

小艇快速向波士顿驶去，此时邮轮距波士顿港大约四十海里。他看到

机动小艇并没有向任何船只靠近，它在康威的注视下驶入波士顿港，

失去了踪影。  

一个小时后，浪漫号邮轮抵达波士顿港。康威第一个下船，径直

朝正在等候他的人走去。 “你搜查那艘机动小艇了吗？ ”康威问。  

“搜了。 ”那个人回答， “我们几乎把它拆了，甚至还拖到岸上查。

我们也搜了船主，哈利 •契谢尔。什么都没找到。你一定弄错了。 ”  

“你肯定他没把珠宝丢到别的船上吗？ ”  

“是的，这艘船没有靠近过任何船只。”那个人回答，“我在港口入

口处就跟上它了，一直跟到靠岸。 ”  

刹那，康威露出失望的神情，但马上又振奋起来。他下决心一定

要打赢这场仗。 “你知道海关的负责人是谁吗？ ”他问。  

“知道。 ”  

“请介绍给我认识。 ”  

那个人带他去见了海关的负责人。接下来，这三个人一起讨论了

好几分钟，最后决定等雷顿下船以后，请他到海关调查室去做彻底搜

查。被搜身时，雷顿仍然满脸微笑，丝毫没有生气或难受的样子。搜

身结束后，雷顿走出调查室，看到康威就站在门口。  

“你满意了？ ”雷顿问。  

“不。 ”康威恶狠狠地说，眼里喷出怒火。  

“为什么？你已经对我搜身两次，舱房也搜了一次，还不够吗？ ”  

康威没有答话，他根本就无暇回答。他正瞪大眼睛，看着海关的

人仔细地检查雷顿托运的四件行李。搜查同样一无所获，康威在一个

大箱子上坐下，钦佩地望着雷顿。雷顿微笑着回望他，高兴地点头示

意，然后走到码头上和哈利 •契谢尔闲谈。康威没有跟踪他们，他已

经束手无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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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肯定他已经拿到珠宝了。”康威愤怒地自言自语，“或者他已经

把珠宝藏在了我找不到的地方。 ”  

几天之后，记者韩钦森 •哈契向思考机器说了这件事，而思考机器

似乎并不认为这是件多么了不起的案子。哈契是听在海关任职的朋友

提起这件事的，据说海关的人认定是苏格兰警队的探员康威认错人了。 

情绪低落，名誉受到严重损害，再加上雷顿临别时的嘲讽，康威

倍感世态炎凉。他甚至失去了自己一向引以为傲的不屈不挠的毅力，

剩下的只有仍然坚信雷顿就是他要找的人的这个信念。就在这时，哈

契来找他，问他是否愿意说说这个案子。康威当然愿意，他有一肚子

的怨愤，不吐不快。哈契把他带到思考机器那里。  

康威将事件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在这一个多小时里，科学家

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听着，斜眼看着天花板，顶着一头黄发的大脑袋倚

着椅背。他说完后，思考机器对瓦隆夫人的项链的了解已经和康威一

样多了，对雷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项链上有多少颗钻石？ ”思考机器问。  

“一百七十二颗。 ”康威回答。  

“机动小艇上的人，叫哈利 •契谢尔的那个，是英国人吗？ ”  

“是。口音、举止和长相都像个英国人。 ”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思考机器只是玩弄着自己的手指，康威和

哈契不耐烦地盯着他。凭借过去的经验，哈契知道，这个有着超强分

析能力的大脑，一定会思考出某些破案的思路。而康威对思考机器就

没有这样的信心了，他只是带着好奇期待着。他这种人需要的是行动，

静坐思考对他来说好像是件浪费时间的事。  

“康威先生，”终于，思考机器开口了，“你要清楚，你并没有证明

任何事。实际上，你的调查并没有证明雷顿偷了珠宝，他也没有把珠

宝带在身上。只有一件事稍微值得怀疑，就  

是他将一卷旧报纸扔到机动小艇上去。这个举动看起来没什么意

义，除非……”“除非珠宝就藏在那卷报纸里。 ”探员打断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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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他只是和你开开玩笑，其实没有一点儿意义。”思考机器说，

“他很可能是无辜的，不过看到你跟踪他，就想愚弄一下你而已。目

前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如果要专心致志地调查雷顿一个人，就

意味着放弃了其他有可能偷窃项链的人。另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

将珠宝带到美国来的假设成立。 ”  

苏格兰警队的探员专注地听着。  

“如果假设你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么问题很简单了。首先，你对

舱房的搜查并不彻底。比如，你检查过椅背或床上的横木了吗？你是

否确定项链或其他珠宝没有被吊在洗手池的排水管里呢？ ”  

康威生气地打了个响指，这两个地方他恰好没搜过。  

“当然还有其他可能。”思考机器接着说，“所以你的搜查才会毫无

收获。现在我们假设雷顿真的将项链带到了美国，那么他肯定是把它

藏在某个你没搜过的地方。很明显，正如你所说，他不会将贵重的珠

宝藏在托运的行李箱里，那样做太危险，放托运行李的地方他自己也

进不去。还有，你已经搜过他的身，也没找到什么。因此，我们也许

可以假设他先将项链藏在舱房里，然后抛到了机动小艇上。  

“所以，当机动小艇开走时，珠宝其实已经被转移到小艇上去了。

可是机动小艇靠岸后，珠宝却并不在船上。机动小艇进港之前，没有

靠近过任何船只。这个哈利 •契谢尔不可能把一百七十二颗钻石吞下

肚子，当然也不可能将整条项链丢到海里。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

得出什么结论呢？ ”  

“什么结论都没有。”康威很快地接口，“事实就是这样。我确实束

手无策了。”“但我们确实有了答案。”思考机器的语气很刻薄，“好吧，

如果雷顿真的将项链带到了美国，我可以把现在拥有这条项链的人的

姓名和地址给你。 ”  

思考机器猛地站起来，走进隔壁的房间。康威神情困惑地转头看

向哈契。  

“他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吗？ ”他问。  

“不是，不过他倒是经常会有些奇怪的想法。 ”哈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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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知道的，我为这件事已经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心血，却一无

所获，而他走到隔壁的房间去，就能找出现在持有项链的人的姓名和

地址？ ”康威难以置信地问。  

“如果他走到隔壁的房间去，说他能把大西洋的海水全部装在碗

里给我，我也会相信他的。 ”哈契说， “我了解这个人。 ”  

丁零零，电话铃响了，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听见

思考机器用不耐烦的口气说话的声音。过了二十五或三十分钟之后，

科学家才走回来。他在门口站了一下，在一张卡片上写了几个字，把

纸片交给哈契。记者读着上面的内容：“亨利 •C.H.曼德宁，塞丘特郡，

马萨诸塞州。 ”  

“这就是现在项链持有人的姓名和地址。”思考机器若无其事地说，

“哈契先生，你陪康威先生一起去，先让他熟悉周围的环境，考虑应

该采取什么行动。你们务必要搜查这个人的房子，他们不会料到警方

会去那里搜查，所以我想你们应该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找到你要的东

西。项链上的钻石应该是被拆散了，可能放在几个大约只有你拇指大

小的防水小绸布袋里。找到东西以后，要将这个人和雷顿一起逮捕。

然后打电话给马洛力探员，和他一块将那两个人带回这里。 ”  

“但是……但是……”康威磕磕巴巴地说。  

“快走。 ”哈契说。  

他拉着康威一起快步离开。  

塞丘特郡是个安静的小镇，在海边，面积有两万多平方千米，沿

海的部分是一连串陡峭  

的悬崖。两三百年前就有人来此定居，此后慢慢发展成现在的小

镇。三个月前的春天，亨利 •曼德宁来到塞丘特郡，宣称要在这住一

个夏天。他租的房子坐落在一个悬崖的顶端，是一间简陋的小木屋，

屋旁还有一个小仓库。  

哈契和康威很容易地就找到了这间房子，毫不迟疑地破门而入。

房内空无一人，他们不客气地开始搜查。半个小时不到，经验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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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警队探员就找到二十几个防水的小绸布袋，每个都有拇指大小。

他打开其中一个袋子，六颗钻石滚到他手中。  

“这就是瓦隆夫人项链上的钻石。 ”他大叫着庆贺胜利，将所有的

小袋子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嘘——”哈契突然发出警告。  

他听到门外有脚步声、说话声，以及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不一

会儿，门被打开了。他们蹲着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门外有两个人边说

话边走进来。康威突然站起来冲了出去，挡在来人面前。  

“我抓到你了，雷顿。 ”他冷冷地说。  

哈契站在苏格兰警队探员背后，看不清前面的情形。他听到一声

枪响，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顶呼啸而过。哈契看到康威向前跳去，他

的手臂扬起，随后，来人之一倒在地上。接下来又是一声枪响，康威

晃了一下，又向前迈出一大步，用力挥出右臂。这时，哈契听到一阵

急促奔跑的脚步声和手枪掉在地上的啪的一声，以及门被关上的咔嗒

声。  

“把那个家伙捆起来。 ”康威大声喊。  

康威打开门，跑过走廊，跳了下去。哈契转头去看昏倒在地的人，

那是哈利 •契谢尔，他下巴挨了一拳，被打晕了。哈契用绳子将他的

手脚都捆得紧紧的，然后跑到屋外。康威正朝悬崖下跑去，海滩边停

着一艘机动小艇。哈契看到一个人爬上小艇，小艇很快就发动了，朝

外海驶去。等康威跑到海边时，小艇已经在四十五米开外了。  

“康威先生，这次你又没抓到我。 ”小艇上传来雷顿的声音。苏格

兰警队探员一直瞪着小船，一分钟后，他扭头看向哈契。哈契发现他

脸色苍白，异常苍白。  

“你把他捆起来了吗？ ”康威问。  

“捆了。 ”哈契回答， “你受伤了？ ”  

“小伤。”探员说，“他射中了我的左臂，我不知道他带了枪。幸好

他只有两发子弹。 ”思考机器帮康威处理好伤口，然后转身看着屋里

的其他人。在座的有哈利 •契谢尔——其实他就是曼德宁，马洛力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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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哈契。哈契和康威回到波士顿后，将犯人交给马洛力探员。马洛

力探员随即发出对雷顿的通缉令。  

康威毫不在意自己的伤，他只想知道思考机器究竟是怎么弄清楚

这些事情的。 “这其实是件非常简单的案子。 ”科学家开始解释， “主

要的问题是，如何将一百七十二颗钻石从四十海里外的小艇上安全地

转移到岸上。机动小艇并没有接触任何船只，显然也不能把那些钻石

直接抛到岸上，我也没听说过可以训练鱼来做这种事。那么，他们到

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  

他用提问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大家都摇摇头。曼德宁则沉默不

语。  

“有两种可能，”科学家分析，“一种是利用潜水艇，不过这个可行

性不大；另一种是用鸟，也就是信鸽。 ”  

“对啊！”康威大喊，他瞪着曼德宁，“我的确在塞丘特郡看到过成

群的鸽子。 ”“正如你怀疑的那样，失窃的项链确实就在邮轮上。 ”科

学家继续说， “雷顿把钻石撬下来，然后放在一个长长的防水绸布袋

里，像我说的一样吊在舱房内洗手池的排水管中。后来，这个装有钻

石的袋子就被他卷在报纸里，丢到机动小艇上。小艇离开浪漫号邮轮

差不多两海里后，钻石就被分别装进小袋子，由信鸽带回岸上的小木

屋中。康威先生，在那个距离，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机动小艇，但看不

到信鸽从船上飞起来。一般信鸽都会自觉回到自己的笼子里。曼德宁

先生和雷顿先生大可以从容不迫地将钻石取出来。 ”  

“如果我们把信鸽当做线索，就能找到别的有用信息了。 ”停了一

会儿，思考机器说， “在本地有很多信鸽协会或信鸽爱好者组织，这

些协会或者组织中很可能有人认识一个英国人，该英国人拥有二十五

只或五十只信鸽，他住在波士顿附近。果然不错，就有个人把亨利 •

曼德宁这个英国人的姓名和地址给了我。哈利和亨利发音相近，哈利

•契谢尔或亨利 •曼德宁，是同一个人。 ”  

“雷顿是如何偷到项链的呢？ ”康威好奇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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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用他惯用的手法， ”思考机器说， “既大胆又聪明。你也知道，

这个人善于伺机而动，随时在等候机会来临。也许雷顿早已在自己的

上臂套上了一个松紧带装置，松紧带的一头有个小钩子，可以拉下来

扣在他的袖口上。所以当瓦隆夫人跌倒时，他上去帮忙，轻而易举地

就用钩子钩住了项链，松紧带往回一弹，整条项链就缩入他的袖筒里

了。就算对在场的人都搜查一遍，只是马马虎虎地翻翻口袋，当然不

可能找到项链。 ”  

“职业赌徒就是用这种方法偷牌的。 ”马洛力探员插嘴道。  

“哦，这不是新发明了。”思考机器笑道，“他一离开宴会厅，马上

就藏好了项链。在你接到报案前，他已经写信给美国的曼德宁先生，

告诉他该怎么做。你截到的那些信都是报案之后写的。曼德宁有可能

还和雷顿合伙干过别的案子。 ”  

半个小时后，康威和思考机器握手告别，并向他郑重地致谢。“我

那个时侯真是毫无办法，已经打算放弃了。 ”临行前康威说。  

“康威先生，”思考机器高深莫测地说，“你们当探员的，一般来说

都不重视常识。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记得，二加二总会等于四。 ”  

从此，再也没人抓到过雷顿。曼德宁则当上了模范囚犯。  

银盒子泄密事件  
“真正有头脑的罪犯，不会被抓住，他们的罪行也不会被揭发， ”

思考机器范杜森教授断言， “格瑞森先生，罪犯里会有天才，正如警

察队伍里也会有天才一样。对付一般的笨罪犯，普通的警察就足够了；

可是碰到真正的犯罪专家，我说的是天才型的、专业的罪犯，他们所

犯的案子很难定义为犯罪，所以警方也无法下令逮捕。 ”  

金融家摩根 •格瑞森透过雪茄的烟雾，静静地注视着满脸皱纹的科

学家。  

“一般的罪犯普遍都有一个奇怪的心理现象，就是在罪行发生前

后的十分钟内，通常有一小段时间极富表现欲。”思考机器继续说，“比

如说，一个为复仇而杀人的人希望大众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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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钟之后，他开始害怕，想隐藏自己的罪行，害怕引起惊慌，惊慌

导致犯错，任何稍微有点经验的警察都能将这种人逮捕。  

“可是这个世界上也有天才型的人，这种人从不犯错，如果这类

人作案，像谋杀、盗窃或抢劫等，结果一定大不相同。比如说，我来

干些犯罪勾当……”他停顿了一会儿。格瑞森先生露出一个古怪的表

情，徐徐地吐出一口烟。  

“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就在这个房间里，”思考机器平静地说，“没

有人会知道，甚至连一丝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会犯错，

我和天才型的罪犯是同一等级。 ”他并不是自吹自擂，而是在陈述一

个事实。  

格瑞森先生有些吃惊。刚才他听的时候，只是勉强装出感兴趣的

样子，现在则产生了一丝好奇。  

“比如说，你打算怎么杀死我呢？ ”他问。  

“我有十几种不同的毒药、致命的细菌，甚至用刀或枪都行。 ”科

学家的语气很沉稳， “你会发现我是用毒专家，懂得培养致命细菌，

而且能让刀伤或枪伤看起来像自杀一样，绝无差别。格瑞森先生，在

科学上，我们强调精密、准确无误，不只是大概、大致而已。这和木

匠的工作不同。木匠在接缝处稍微有一点误差，还是可以支撑起整栋

房子。可是科学家在药物剂量上只要差了分毫，整个试验就会失败，

或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精准，并牢记知识使人进步。

我们通过观察和逻辑推理获得知识，逻辑告诉我们二加二一定会等于

四。 ”  

格瑞森先生弹了弹烟灰，他在沉思，额头上现出皱纹，望着科学

家。科学家杂草堆般的大脑袋靠在椅垫上，水蓝色的眼斜着朝上看着，

修长的十指指尖相触。金融家深吸一口气。 “有人和我说，你是一个

不同凡响的人， ”他说， “奎顿 •佛雷塞先生，就是那个帮我写介绍信

的银行家，告诉我你帮他解开了一桩谜案……”  

“我知道，”科学家打断他的话，“是罗斯顿国家银行窃案，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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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想请你帮我解开一个很难的谜题， ”格瑞森先生有点迟

疑地说， “我知道你并不在意价钱，无论我付多少都……”  

“说出你的难题。 ”思考机器再次打断他的话。  

“这不是案件，是不能用法律解决的事，”格瑞森先生急忙说，“可

却使我损失了数百万元……”  

思考机器低下他的眼，看了一眼访客。“数百万元？ ”他重复一遍，

“多少？ ”“六百万、八百万，甚至上千万。 ”对方回答， “简单地说，

我的办公室里有人在走漏消息。每当我快要完成某些计划案时，我的

对手几乎就能同时获悉我的方案。我的计划案大多都涉及庞大的金额，

达数百万元，因此必须保密。这么多年来，保密并不困难，可是在最

近的八星期里，我的计划案至少外泄了六次，都被对手逮个正着。除

非你经常在金融市场进出，否则绝对无法想象你的计划案一旦被竞争

对手知道，你会处于多么不利的地位，每一步都可能置你于死地。 ”  

“是啊，我对金融市场根本不熟悉，格瑞森先生，”思考机器说，“举

个例子吧。 ”“好的，就用最近发生的一次当例子吧， ”格瑞森先生耐

心地说， “我打算争取 P、Q 和 X 三只铁路股票的控制权。我先让股

票经纪人卖出我手中持有的 P、Q、X 股票，同时放出这三只股票表

现不好的消息，引发抢卖风。等到股价跌到某个幅度时，再委托其他

经纪人以远低于真正价值的价格大量回购这三只股票。这样，我就能

以很少的钱取得 P、Q、X 这三只股票的控制权了。可是我的计划被

泄露了出去，因此，我的对手就在我要回购之前，抢先将市面上的 P、

Q、X 股票全部买光。我不但没有获得铁路股票的控制权，反而损失

了一大笔钱。同样的事情至少发生了六次，只是具体细节也许稍有不

同。 ”  

“严格来说，我想你这样做也算不上是正当的做法吧？ ”思考机器

和善地问。 “正当？ ”格瑞森先生反问， “当然是正当的。商业竞争原

本就是这样。 ”  

“我大概是搞不清楚这些事的了，”思考机器说，“不过，这与正题

无关。你的来意是想找出泄露你机密的人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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